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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義呆了一呆，久久沒有說話，然後祇
聽見刀鋒劃在牆上的嘶嘶聲響，接著砰然一
聲巨響，牆上開了一個大洞，透進天光，金
蒲孤呂子奇與李青霞二人連忙撲奔過去，駱
義已先他們從洞中竄了出去。

等他們三人穿到洞外，祇見駱義手握修
羅刀，正想住心口戮去，金蒲孤動作最快，
撲上去握住他的胳臂道： 「你這是幹嗎？」

駱義慘然道： 「我的三個弟兄為了我慘
死蛇口之下，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金蒲孤正色道： 「他們為你犧牲，是因
為你先為了他們而自陷危境，你這樣一死，
算對得起他們嗎？」

駱義大聲道： 「那要怎麼樣才對得起他
們！」

金蒲孤放開了手道： 「他們雖是死在蛇
口之下，但毒蛇並不是真正殺死他們的兇
手！」

駱義怒道： 「那你才是殺死他們的兇
手，假如你不削斷他們的手，他們何至於失
陷在暗室之
中……」

金蒲孤淡淡地道： 「你要這樣想也未嘗
不可，刀在你手裡，你殺了我替他們報仇
吧！」

駱義對他瞪了一眼，終於長歎一聲，把
刀子擲在地下，返身又朝洞門裡奔去，金蒲

孤一把攔住他道： 「你可是進去想把他們的
屍體搬出來？」

駱義怒道。 「不錯，這件事你也要管？
」

金蒲抓造： 「我可以不管，可是我提醒
你一句，火鼠已在穴中，你移開屍身，火鼠
立刻進入屋中，你來得及逃出來嗎？」

駱義征了一怔才咬牙道： 「逃不了來就
陪他們死在一起，我總不能丟下他們不管
……」

金蒲孤笑笑道： 「那你不如拾起刀來割
下自己的腦袋痛快一點，早知道你死意如此
之堅，我剛才就不會阻止你自殺了，真想不
到你們這十二個人是這樣糊塗，難怪駱仲和
不拿你們當人看待！」

呂子奇在旁道； 「金大俠這話可錯了，
他們這批人中並非個個是糊塗蛋、比如說那
個駱強就聰明得……」

很輕描淡寫數語，卻有著意想不到的效
用，駱義神情先是一呆，然後掉轉拔步飛奔
而去！

金蒲孤手中拿著那張斷了弦的弓，望著
駱義背影，呆呆地不作一聲，呂子奇拾起修
羅刀交給他道； 「金大俠今天真險，我們還
是快點離開這個強盜窩吧！」

金蒲孤搖搖頭道： 「不！我不能走！」
呂子奇一怔道： 「不走？難道大俠還想

去找他們拚命！」
金蒲孤咬咬牙道： 「黃姑娘還留在這

裡，我一定要找到她，跟她一起離開，我不
能把她丟下去不管！

呂子奇想了一下道： 「也好！老朽……
」

金蒲孤連忙道： 「呂老與李總鏢頭都不
必去了，呂老的錢鏢已失，光憑武功，恐怕
難以抵敵！」

呂子奇怫然道： 「老朽武功雖不濟，這
把老骨頭還可以一拼，大俠何以視老朽如廢
物！」金蒲孤道： 「呂老不可誤會，在下有
更要的事需借重大駕，劉素客未除，又跑出
這麼一個駱仲和，天下形將大亂，祇有呂老
對這兩個人最清楚的，因此在下希望呂老珍
重此身，迅速聯絡天下武林同道，以謀對付
之策，以呂老的聲望，始可取得大家的相
信！」

呂子奇道： 「金大俠如登高一呼，響應
者必更多！」

金蒲孤搖搖頭道： 「不然，第一因為在
下年紀太輕，第二，在下於青蓮山莊對付石
廣琪的手段路過偏激，已經引起不少人的反
感，絕不如呂老之呼召有力……」。呂子奇
沉思片刻才道： 「老朽失去了錢鏢，跟著大
俠也幫不了什麼忙，既是這把老骨頭還有別
的用處，祇好是苟且偷生了……」

金蒲孤又沉重地把手中斷弓與袋中剩餘
的金僕姑長箭一併給他道： 「這兩樣東西也
請呂老保管一下，希望我能留下活命來取回
他們……」呂子奇大惑不解地道： 「金大俠
不帶弓箭去？」

金蒲孤苦笑一聲道： 「是的！我自從學
成武功以來，弓箭從未離身，今天恐怕是我
第一次改用其他武器！（一六二）

姐姐看到我時，立刻叫住我： 「我想請你幫忙送
一份食物。」

「魅問題，要送給誰？」
「這裡有兩份齋飯，請幫我帶一份過去，另一份

我來拿，當你送到了以後，就請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是正府呂尾寺的英泉先生的嗎？那一份呢？」
「那一份都可以，反正都是相同的東西。」
於是我和姐姐各拿一份齋飯出去。
「阿島：其他的部份就請依照順序端上來，我會

在餐廳等候。」
「是的。」
我和姐姐拿著齋飯井肩走人餐廳由於兩個人所站

的位置使然，我手中拿的這一份很自然地送到蓮光寺
的洪禪先生面前去，姐姐則將食物放在麻呂尾寺的英
泉先生面前。

兩個和尚一邊用手拉了拉衣袖，一邊點點頭稱
謝。

放下齋飯後，我和姐姐分別坐到自己的位於上，
不久。阿島和其他女傭人陸續將客人的食物送出來。

「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料理，請大家不要客氣，盡
量享用。」

我打過招呼後，洪禪先生及英泉先生輕輕地點了
點頭，就將自己面前的酒杯拿起來。

洪禪先生的名字聽起來年紀好像很大，其實祇不
過三十多歲，他的身材很瘦，戴著很深的近視眼鏡，
如果不是穿著袈裟，看起來和書生沒有兩樣。而麻呂
尾寺的英泉先生則正好相反，年紀已經五十好幾，也
戴著一副深度眼鏡，但是眼睛有點向上吊，兩頰各有
一條從上到下的深皺紋，好像在說明他以前的生活是
多麼的苦似的。

在這種場合所談論的話題，通常都是從對死去的人的追憶開
始，但因為哥哥的死法不自然，理所當然的大家就避免去談他，反
而以洪禪先生作為話題重心。

洪禪先生日前未婚，村長及西屋的主人野村莊吉先生都在設法
幫他物色對象，觸及這個問題，年輕的洪禪先生立即滿臉通紅，臉
頰上還一直冒汗。旁邊的美也子看到這種情形，反而更加煽風點
火，使得洪禪先生的頭上有如鍋爐般充滿水氣，大家見了不禁哄堂
大笑。

就在大家正談笑風生之際，想不到居然發生驚人的兇殺事件，
想起當時的情景，此刻我拿著筆的手還在發著抖呢！

洪禪先生及英泉先生好像都不太能喝酒，吸了一口之後，便立
即拿起筷子來。其他的人也陸續動手吃飯，阿島則忙著幫大家添
飯。

然而，突然間席上傳出一聲慘叫聲。
「啊……」
「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聽到尖銳的叫聲後，才將頭抬起來，祇兒麻呂尾寺的英泉先生
用手從後面架住洪禪先生的身體。洪禪先生的手和筷子同時垂到榻
榻米上，另一隻手放在喉嚨和胸前的位置。

「啊！好……苦……給我水……」
現場馬上有四，五個人站起來跑向廚房，而其他的人也都跪坐

了起來。
村長繞到洪禪先生的後面，望著他的臉緊張地問： 「洪禪先

生，你怎麼了？振作一點！」 （四十九）

柔玉小姐聞言道： 「聽說此情，真覺可念，萬一他日我若遠
去，我少不得向夫人說，求他將你嫁一個讀書人，遂爾之願，必
不負了你我相愛之情。」韓香道： 「此亦非妾所望，妾之本意，
祇願終身朝暮相隨小姐，得見才子佳人，唱和吟誦，妾便老作婢
妾，亦所甘心，望小姐留意。」

柔玉小姐點頭道： 「我亦有此心，祇不知上天可肯遂我兩人
心願，且待臨時再作道理。」看官，你道韓香這一節話因何說
起，祇因他自己有幾分才色，又且乖巧伶俐，連日見蔣青巖這等
少年人品，胸中其實羨愛，若不是華家規矩森嚴，他已和蔣青巖
早占春光了。

今日之言，明明說出，這也是人情之常，祇是在柔玉小姐不
便開口，須要看他兩個緣法如何。

那閒話休題，再說蔣青巖在前廳飲酒，翁婿深談，三鼓方
散。蔣青巖回到書院中，和張澄江、顧躍仙一齊分咐家人院子，
明日早到山外去雇轎馬人夫，未及分忖畢，眾家人院子答應道：
「一切轎馬人夫，都是華老爺雇備停當了，祇待明日早行。」三

人聞言，各去安寢。蔣青巖走到房中，除了巾幘，解衣就枕，忽
然想道：我前日有一個詩稿在袖內，今日那韓香替我縫綻，不知
可曾看見。忙向袖中摸索，覺那詩稿的卷兒大了些，取出來向燈
下看時，吃了一驚。

祇見那詩稿卻是封著的，再拆開裡面看時，變作兩張，全不
是自己的詩稿，口中暗暗叫奇。細看那詩稿上的手跡，認得是柔
玉小姐的。

再看那詩，卻是柔玉小姐和他紀遇的四首。那詩中的意思，
還是未結親以前的，語語正氣，字字開情。那首詞兒，是既結親
以後，勸他早歸，莫誤大事，叫他不可再近妝樓，恐被人看破的
意思。

蔣青巖看了喜道： 「俺那柔玉小姐，真是個冰清玉潔之人，
想我這衣服一定是他親手縫的了。」忙拿起那件衣服到燈下，看
著那新縫之處，親了幾個嘴兒，叫了幾聲親親熱熱的小姐。又想
道： 「我那詩稿，此時一定落在小姐那玉纖纖的手兒、黑溜溜的
眼兒裡了。」自言自語，直到漏聲四下方睡。

次日絕早起來，同張澄江、顧躍仙三人一齊進去謝別華刺史
和華夫人。

不多時，華刺史送他三人出來，後面跟了三個院子，捧了兩
個拜盒，每個程儀二十四兩，門外轎馬人夫俱已齊備。蔣青巖、
張澄江、顧躍仙三人一齊別了華刺史起程。 （三十七）

她看到兩人相擁的側面，壯碩的光陽正
抱著孟虎的頤，還將一顆大頭枕在孟虎的
肩頸處，而孟虎雖然沒有回抱光陽，卻是
閉著眼睛的陶醉模樣。

她怕自己忍不住驚叫出聲，連忙用右
手摀住嘴巴，趕緊倒退一大步，將自己隱
身在玻璃門的牆邊。

她沿著牆面緩緩滑下，屈膝跌坐在地
上。」

他們……他們……
原來……所以……
直到客廳的大燈關了，崔幼晴才從震

驚中慢慢站起來。
躡手躡腳的靠近玻璃門，發現孟虎和

王光陽都不在客廳了，她才有勇氣打開玻
璃門。

回到自己的小房間，她一頭栽進枕頭
裡。

她將整張臉埋在枕頭上，放聲的哭、
用力的哭。

當年孟虎拒絕她的告白時，她祇覺得
愁悵和難過，可是一滴眼淚都沒伺掉；現
在她卻覺得深深絕望，那是種無法負荷的
情緒。

也許她內心深處還有那麼一絲絲的期
盼，期盼和他終有手牽手的那一天，誰知
他愛的竟然是男人！

光陽的靦腆、孟虎的體貼。
難怪他說光陽是賢內助，難怪光陽願

意為他洗衣弄早餐，她早該猜到他從不交
女朋友的原因，為什麼她還要傻傻的把一
顆心放在他身上！

敲門聲響起。
「晴晴，晴晴！妳怎麼了？發生什麼

事了？」
門外是孟虎的聲音。這是什麼磚牆？

怎麼隔音設備這麼差？
她起身打開房門，沒打算遮掩自己的

狼狽。 「學長。」
孟虎顯然被她一臉的眼淚給嚇到。

「怎麼哭成這樣？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她再也不需要矜持，反正他愛的是男

人，於是她雙手攀上他的頸子，身體一

斜 ， 整 個 人 埋 進 他 懷
裡。

她幾百年前就想抱
抱他，可是一直苦無機
會，沒想到機會卻是在
這樣的情形下產生。

對 於 她 的 投 懷 送
抱，他聽著她的哭聲，
才慢慢將雙手放在她肩
上，輕輕拍撫著。

王光陽也在此時探
頭出來，孟虎用食指在
唇 上 比 了 個 噤 聲 的 手
勢，王光陽明白的點點
頭 ， 又 把 腦 袋 縮 回 房
裡。

「想要談談嗎？」
他問。

她還是哭，哭得很
淒慘。

「這樣站著也不是
辦 法 ， 到 我 房 裡 ， 好
嗎？」沒辦法，她的房間實在太小，根本
沒有旋身的空間。

她在他胸口點著頭，一句話都說不出
來。

他將她往房裡帶，然後用腳跟將房門
踢上，扶著她在床上坐下。

他任她哭，一直遞面紙給她擦眼淚，
直到她哭累了，自己收干淚水。

「想說話了嗎？」他問。
她看著他，這麼優的男人，為什麼要

喜歡男人？她寧願輸給女人，也不要輸給
那個笨光陽。

「我失戀了。」
他很詫異。 「妳很愛他？」
這一個月以來，他知道她在躲他，甚

至有時他前腳進房，她後腳才肯走出來去
浴室。

他很無奈，很想和她重拾在登山社時
的情誼，可是他還拿不定該怎麼做，想著
若是太討好她，會不會反而讓兩人的關係
更加尷尬？ （十九）

梁若水點頭： 「他一連請求我六七次，說是
他的研究，有了極大的、意想不到的突破，足以
改變整個人類的歷史，影響人類今後的進化」

良辰美景咋舌： 「太偉大了！」
我則自然而然搖頭，太多人以為科學上的一

點小發現就足以改變人類的命運了！
梁若水續道： 「他表示，他需要一個助手，

而我是最合適的人選，我經不起他的請求，才答
應了他。」

白素沉聲道： 「可是實際上，你並沒有參與
他的研究工作！」

梁若水現出憤然之色： 「若不是費力在學術
上真有那麼出色的成就，我一定把他當瘋子！我
興沖沖地回到本市，一下機就到海邊他的實驗所
去，誰知道他竟把我堵在門口！」

梁若水的話，令得各人大是愕然，溫寶裕叫
了起來： 「你就連實驗室也沒有進去？」

梁若水攤開手： 「請問我應該怎麼樣？使用
暴力，和他大打出手？」

白素道： 「請把經過情形，詳細說說，回想
費力醫生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梁若水神
情遲疑： 「雖然他的行徑十分怪誕，簡直豈有此
理，但是我絕不會認為他在從事什麼和罪惡有關
的勾當！」我悶哼了一聲： 「那要看你對罪惡的
定義是什麼！」梁若水的悄瞼通紅，十分肯定地
道： 「任何定義，任何角度出發的任何定義。

我歎氣： 「不能說得那麼肯定，自上帝的角
度來看，人的一切行為，都有罪惡的影子！」

梁若水忽然縱笑了起來： 「那自然，我說的
任何角度，自然祇是人世的角度。」白素緩緩地
道： 「梁醫生，沒有人想判定誰有罪誰沒有罪，
祇是想從費力醫生的言行之中，尋找一些問題的
答案」梁若水深深吸了一口氣： 「費力是我們研
究的項目的權威，在他的一再請示下……」

梁若水確然一下機，就直赴費力的研究所，
那是大約兩個月之前的一個下午，風和日麗，天
氣極好，當梁若水在研究所的門口，按了鈴，等
待開門時，半轉過身望著艷陽之下，碧波粼粼的
海水，大是心曠神怡，所以，接下來發生的事，
對她來說，也格外不可思議。

她按鈴之後，等了一分鐘，沒有反應，於是
再按。 這一下，又等了半分鐘，才聽到了一種
低沉而疲倦的聲音，自門口的對講機中傳了出
來： 「誰？別打攪我！」

梁若水和費力，曾在好幾個重要的醫學研究
會上見過面，作過討論，自然認得他的聲音，她
立即興奮地叫： 「費力，我，梁若水，我來了！
」當她這樣叫的時候很明顯地聽到了費力發出了
一下深吸一口氣的聲音，接著，便完全沒有聲
音，又過了足有三分鐘，在梁若水已感到可能會
有極不尋常的事發生時，門打開了，費力閃身出
來，隨即把門在背後關上，臉色蒼白，雙眼失神
地望向遠方，甚至不看站在門
前，才從萬里之外，應他邀請來到的梁若水。

（八十七）


